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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剧变以来
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及其困境∗

李竞强

摘　 　 要： 中东剧变之后，突尼斯尝试国家治理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做

了大刀阔斧的改变。 自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１ 年，突尼斯总统制转变为半总统

制，议会地位上升，总理总揽政府工作，议会设置专门委员会予以指导。
地方分权改革也取得重大进展，市镇议会选举成功举行。 但是，改革并

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半总统制运行不畅，议会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宪政

体制没有落到实处，各个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地方分权改革陷

入混乱。 虽然外界评价正面积极，但实际运作弊端丛生。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凯斯·赛义德总统采取非常规方式治国，使突尼斯陷入新的政治

危机。 突尼斯政治危机表明，一味照搬西方国家治理改革药方，不能解

决突尼斯社会经济发展难题。 国家治理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但也需要兼顾两者，探索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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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２０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北非五国国家治理

问题比较研究”（２０２０ＣＬＳ０１４）及 ２０２０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

建的多维比较（多卷本）”（２０＆ＺＤ２４０）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

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本人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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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治理是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从统治向管理转变的历史进程，是政治发展

的必然趋势。 有学者指出，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 它不

仅适用于西方国家，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国家。① “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理

论与实践顺应历史潮流，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施政理念和实践中，中东国家也不例

外。 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及理论有三个明显特征：社会中心主

义的治理取向、多元主义的治理结构取向和“去威权主义”的政治倾向。② 阿尔及

利亚裔法国学者叶海亚·祖拜尔（Ｙａｈｉａ Ｈ． Ｚｏｕｂｉｒ）认为，中东通常被归入“劣
治”（Ｂａ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而好的治理则意味着改革制度或立法体系；增加公民的

言论或参与；提升议会和其他政治行为体的表现；改善地区公共服务分发，从而

将底层的要求与公共政策联系起来。③ 突尼斯学者哈特姆·本·萨勒姆（Ｈａｔｅｍ
Ｂｅｎ Ｓａｌｅｍ）等虽然承认所谓的“善治”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总是带有意识形态色

彩，但仍然相信“善治”意味着国家行为更有效率，政府享有更多民主合法性，公
民建议被纳入决策。 “善治”的基础是满足法治、民主改革、公开、透明、保护人

权、公民社会积极参与政治以及在公共生活发展中起带头作用。④

突尼斯作为北非阿拉伯国家，受此观念影响较早。 １９８９ 年世界银行关于非

洲国家治理的报告已经涉及突尼斯。 此后，欧盟和美国以及其他经济合作组织

国家，甚至非洲联盟都以推动国家治理改革和现代化为其核心政策。 突尼斯不

论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曾进行过国家治理改革。 相对而言，以往关于突尼

斯国家治理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威权主义体系的模式⑤，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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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 页。
王浦劬：《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策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７２－７３ 页。
Ｙａｈｉａ Ｈ． Ｚｏｕｂｉ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ｃｅ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ｕｌｅ，” ｉｎ

Ａｂｂａｓ Ｋａｄｈｉｍ 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ｐ． ４５２．

Ｈａｔｅｍ Ｂｅｎ Ｓａｌｅｍ ｅｔ 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ｕｎｉｓ: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ｐ． ３．

法国学者米歇尔·加缪和文森特·盖瑟将突尼斯的政治制度定性为威权主义政治。 参

见 Ｍｉｃｈｅｌ Ｃａｍａｕ ａｎｄ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Ｇｅｉｓｓｅｒ， Ｌ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ｕｔｏｒｉｔａｉ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ｄｅ Ｂｏｕｒｇｕｉｂａ à
Ｂｅｎ Ａｌｉ，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２００３；法国非洲研究专家比阿特丽斯·希布从政治

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突尼斯的国家治理，得出了突尼斯政府主要采取经济债务、税收、控制私有化、
团结组织和社会援助等手段，而不是通过警察机构控制反对派力量的结论。 参见 Ｂéａｔｒｉｃｅ Ｈｉｂｏｕ，
Ｌａ Ｆｏｒｃｅ Ｄｅ Ｌ'ｏｂéｉｓｓａｎｃｅ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２００６；前世界银行雇员、德国学者斯蒂芬·厄多尔认为，突尼斯属于威权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 参

见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Ｅｒｄｌｅ， Ｂｅｎ Ａｌｉ'ｓ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 :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ｌｉｎ：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０；奥德·安娜贝尔·卡雷斯认为，突尼斯政治经济发展

完全由中央政府主导。 参见 Ａｕｄｅ Ａｎｎａｂｅｌｌｅ Ｃａｎｅｓｓｅ， Ｌ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Ｄｅ Ｌ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 Ｌａ Ｇｏｕ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ｕｓ Ｌ'èｒｅ Ｂｅｎ Ａｌｉ， Ｔｕｎ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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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论述不够充分。 而早在 １９９７ 年，西方制度主义学派针对发展中国家实施

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带动经济社会进步缓慢的状况，提出了“制度很重要”的观点，
将制度视作发展中的关键变量。① 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学者拉希德·米尔

（Ｒａｃｈｉｄ Ｍｉｒａ）和中国人民大学艾哈迈德·哈姆达克（Ａｈｍｅｄ Ｈａｍｍａｄａｃｈｅ）通过

比较世界银行和西方制度主义学派提出的“善治”标准，修正了制度改革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国家治理改革有助于

推动经济增长。②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国家

治理改革亦迈入新阶段。 在过去 １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变革带来的制度改

革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本文试图结合突尼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分析评估其国家治理改革措施，尤其是制度改革的动因、具体进展和面临的诸多

困境，进而分析突尼斯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治理改革的前景。

一、 内外压力推动下的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

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并非始于 ２０１１ 年，而是积数十年发展经验的结果。 其

推动力来自于内部和外部，内外存在明显的联动。
（一） 改革的内部动力

突尼斯是北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国家。 ２１ 世纪初，突尼斯国民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率在 ５％左右。 ２００８ 年，突尼斯曾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非洲最具竞

争力的国家。③ 但自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突尼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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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接上页注 ⑤）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ｓ， ２０１４；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认为，求稳定，
求发展是突尼斯政府优先事项，同时也是突尼斯的成败经验。 这种观点在认同突尼斯属于威权主

义发展模式的同时，看到了其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诸多努力。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ｅｂ (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上海：三联

书店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２ 页。
Ｒａｃｈｉｄ Ｍｉｒａ ａｎｄ Ａｈｍｅｄ Ｈａｍｍａｄａｃｈｅ， “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７， ｐ． １１９．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Ｎｅｗ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ｎｅｗｓ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２００８ ／ ０９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ｓ⁃ｍｏｓ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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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为 ６．７％，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分别降为 ４．２％、３％和 ３．５％。① 保持经济较快

增长对于突尼斯国家治理至关重要，经济较快增长往往有助于保持政治合法性。
一旦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发展带来的合法性就会迅速下降，民众抗议之声不

断。 正因如此，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突尼斯南部加夫萨磷酸盐公司首先爆发了反政府暴

动。 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长期张力严重冲击了本·阿里政权的权威。 此次事件

暴露出政治腐败、青年人就业难、裙带主义盛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在相

当程度上，加夫萨事件是 ２０１０ 年底突尼斯政治剧变，以及波及中东多个国家的政

治剧变的预演。
学界对于 ２０１０ 年底突尼斯剧变的解释虽然有多个角度，但失业、地区发展不

平衡、政治腐败等是深层原因。② 突尼斯学者阿米拉·艾利亚·斯盖尔（Ａｍｉｒａ
Ａｌｌｅｙａ Ｓｇｈａｉｅｒ）认为，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不平衡、年轻人规模膨胀和政府腐败

是政治变革爆发的关键因素。③ 突尼斯的失业率长期保持在两位数，年轻人的失

业率更是超过了 ２５％。 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日益明显，大多数经济机会出现

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则成为欠发达的灰色地带。④ 而且，突尼斯在经济改革过

程中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和特权阶级坐大的弊端。 总统家族和特权商人借助政

策红利巧取豪夺，霸占大量收益丰厚的产业，对国民经济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突尼斯剧变之后，过渡政府终止了宪法，解散了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临时

掌权的格努西政权也在示威压力之下被迫解散。 革新派成立了“保卫革命果实

高级委员会（Ｈｉｇ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负责监督各项改革要求的落实，提防旧政权的复辟。⑤ ２０１４ 年宪法前言指出，本
宪法就是要“实现 １ 月 １４ 日改革志士的遗愿，完成历代革新运动人士与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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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ｎｎｕａｌ ％）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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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和腐败做斗争的目标”。① 因此，突尼斯历届政府都将推进改革作为形象

塑造的首要工作，唯有如此才能维持其执政的合法性。 有观察人士指出，回应年

轻人所处的边缘地位，解决地区不平衡和不断加剧的腐败问题是过渡政府推动

改革的主要动力。② 肯尼亚学者弗兰克·Ｋ·马坦加（Ｆｒａｎｋ Ｋ． Ｍａｔａｎｇａ）和穆

莫·恩祖（Ｍｕｍｏ Ｎｚａｕ）认为，国家治理理论已被用于解释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
中东剧变是国家治理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③ 鉴于此，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的总

方针就是对威权主义政权进行全面批判与改造。
（二） 改革的外部压力

１９８９ 年世界银行关于非洲国家治理报告首次提出了改善国家治理的命题，
由此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持续影响。 作为外汇紧张、发展严重依靠外援的国家，
突尼斯不得不受制于国际金融组织和七国集团的各项改革意见，其中包括穆迪

等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布的商业投资指

南。 世界银行被称为“知识银行”，１９８３ 年起每年发布《世界发展报告》，尤其重

视国家治理。 １９９６ 年以来，在发放贷款条款中加入了改善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

条款。④ 此外，七国集团作为意识形态相似的国际组织，其向突尼斯提供的经济

援助或贷款也无一例外增加了以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标志的附加条款。 欧盟和美

国的援助最为典型。 欧盟的地中海伙伴计划（ＥＵＲＯＭＥＤ）、邻居计划（ＥＮＰ）都
包含了政治条款，将推动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纳入“政治篮子”。⑤ 欧盟

报告显示，欧盟持续向包括突尼斯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提供国家治理援助，而
此类援助大都设有前提条件，其总目标是实现“自由主义民主”，具体目标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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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为模板进行广泛的“自由化”改革。① 美国在北非地区的投入也非常可观，突
尼斯位于其“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范围之中。 自小布什总统上台以来，实现“民
主”变革和扫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指导方针。 ２０１１ 年中

东剧变之后，关于国家治理的促进计划仍然没有减弱。 欧盟适时调整政策，推出

“与地中海南岸国家共享‘民主’和繁荣伙伴关系”计划，投资数十亿欧元，继续保

持对包括突尼斯在内相关国家的政治转型施加影响。
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改进国家治理计划绘制了一个美好的“通往丹麦”之路，

只要不断改进国家治理，最终就会走向繁荣、文明、民主的社会，变成类似已经实

现善治的西方发达国家。② 如经合组织（ＯＥＣＤ）通过发展援助委员会（ＤＡＣ）、治
理和发展竞争力倡议、绿色发展宣言、税收信息透明和交换全球论坛、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ＰＩＳＡ）等形式多样的计划或项目，将突尼斯纳入其影响范围之内。③

２０１９ 年，突尼斯还加入了经合组织开放政府项目。④ 该项目致力于提升政府的公

开性、参与程度和透明性。 西方国家不断推动的双边或多边机制持续施压，迫使

突尼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改革。
（三） 内外联动下的改革

突尼斯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国家治理改革的总体方针以新自由主义为指

导思想。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突尼斯曾试验“宪政社会主义”，探索自主发展模

式，但未取得成功。 ７０ 年代后期突尼斯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恶化，被迫接受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一揽子方

案。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突尼斯经济社会发展在一波又一波的“结构改革”中起

伏不定。 不论在哈比卜·布尔吉巴后期或本·阿里执政时期，还是在过渡政府

时期，突尼斯均受制于这一模式的影响。 突尼斯政府的经济改革策略更多的是

“按方抓药”，甚至连复兴运动党也未能免俗。 事实上，突尼斯政治转型时期的历

届政府都未能拿出新的解决方案。 复兴运动党虽然也倡导伊斯兰经济，但并没

有形成实质性变革方案。 因此，突尼斯的国家治理改革虽然应对的是自身独特

的国情民俗，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则采取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下的统一方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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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需求和外部压力实现了联动。
综合而言，突尼斯国家治理变革的动力主要还是来自其内部。 正如有学者

指出，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与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是美国中东

政策的直接结果。① 突尼国家治理变革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解决发展缓慢，制度供

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国家治理出现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

可以分为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地方政治领域的改革。

二、 突尼斯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革

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首当其冲的是国家制度改革。 国家制度改革属于顶层

设计，是各种根本性矛盾产生的根源，也是建立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抓手。
本·阿里政权在中东剧变中垮台为突尼斯创造了绝佳的机会，改革者从全局出

发，重新进行制度层面的设计。
（一） 削弱总统权力： 从总统制到半总统制

突尼斯国家治理最大的变革体现在对总统制的改革。 改革者之所以将改革

的矛头对准总统制，在于突尼斯的总统权力几乎不受约束。 ２０１１ 年之前的国家

制度是完全的总统制，总统独掌大权，总理由其任命，并对其负责，总统还主持内

阁会议。 中东剧变之后，２０１４ 年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由全体选民选举产

生，任期 ５ 年，最多只能担任两届。 总统可以解散议会，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担
任三军总司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签署法令，颁布勋章，签发特别赦免令

等。 此外，在征询总理意见之后，总统拥有任免国防、外交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的

权力。② 改革之后，总统权力明显受到很大限制，但也保留了部分关键权力，区别

于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突尼斯进入半总统制时期。 比较而言，在这一体制当中，
总统仅承担了非常有限的职责，而不是之前那样将国家事务系于一身。 首先，总
统不直接掌握军队和警察部队，其安全地位明显下降。 其次，总统不再拥有立法

权，无法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 再次，总统不能干涉政府运行，不再主持政

府日常工作。 最后，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竞争激烈，但任期受到严格限制。
２０１１ 年以来，突尼斯还未出现过成功连任的总统。

（二） 加强议会权力： 总理全面负责内政

中东剧变之后，突尼斯大幅提升议会权力。 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成为

国家机构中的核心部门。 突尼斯进入政治过渡时期后，所有的大政方针都由议

·８１１·

①

②

Ｋａｔｅｒｉｎａ Ｄａｌａｃｏｕｒａ，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７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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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定。 这种实力地位在 ２０１４ 年宪法中得到确认。 议会不仅拥有立法权，可以

通过政府预算，而且有权弹劾总统，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突尼斯政府则由各个

政党在议会当中的席位多少而决定总理或部长的人选，且对议会负责。
此外，总理地位及其权力变化是突尼斯国家治理制度变革的又一重要内容。

比较而言，总理在国家治理制度中的位置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从首席部长

变成了政府首脑。 布尔吉巴执政初期，突尼斯并没有设立总理职务，直到 １９６９ 年

之后才确立总理职位，但总理仅具首席部长的地位。 在中东剧变之前的突尼斯，
总统是国家领袖，而根据新宪法，总理成为政府首脑。 其次，从政府成员转变成

政策制定者。 在旧制度下，总理仅具执行总统命令的使命；而在新的制度设计

中，总理全权负责政府运作，拥有任免部长和国务秘书等重要权力。 此外，总理

还有权发布行政命令。 最后，总理对政府行为负总责。 虽然以前也有总理因为

政策执行出现偏差而辞职的情况，但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替罪羊。 在新的制度安

排中，总理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负主要责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问

题都有可能引发人们对政府的批评，严重失误会触发议会对其发起不信任表决。
一旦未能获得多数支持，总理和他领导的内阁需要总辞职。

（三） 建立独立司法： 法治框架初步形成

２０１１ 年之前，突尼斯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明显的三权分立。① 虽然在

形式上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但由于以总统为代表的

行政权力巨大，行政权不仅凌驾于立法权之上，而且司法独立也受到很大限制，
司法权成为最弱的一环。 司法部长主持的高级司法委员会对于最高法院法官有

任免权。 ２０１１ 年之后，司法领域的改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一环。
２０１４ 年宪法第 １０２ 条规定，司法部门是实现普遍正义、宪法至上和法律主权，以
及维护权利和“自由”的独立机构。② 新的司法机构体系完整，最高司法委员会由

司法委员会、行政司法委员会、金融司法委员会和总司法委员会组成。 为了保证

司法独立，新宪法确定了司法部门预算独立，法官的豁免权。 作为宪政改革的关

键步 骤， 突 尼 斯 ２０１４ 年 宪 法 第 １１８ 条 还 规 定 设 立 宪 法 法 院 （ Ｌａ Ｃｏｕ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宪法法院由 １２ 名至少拥有 ２０ 年司法经验的法官组成，任期 ９
年，有权审查政府政策、法律、条约是否违宪。

此外，２０１４ 年宪法还设立了各种专门委员会，以加强法治。 这些委员会设立

的目的旨在实现民主政治，使各项改革有法可依。 宪法第六章规定了各专门委

·９１１·

①

②

Ｍｕｓｔａｐｈａ Ｂｅｎ Ｌｅｔａｉｅ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Ｑｕｉｃｋ Ｓｃａ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Ｈｉｉｌ，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ｐ． 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ｉｉｌ．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Ｑｕｉｃｋ⁃Ｓｃａ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ｐｄｆ，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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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设立及其职权，包括选举委员会（ ｌ'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视听通信管理局

（ ｌ'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ｅｌｌｅ）、人权委员会（ ｌ'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可持续发展和后代权利委员会（ ｌ'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ｄ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ｂｌｅ ｅｔ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善治与反腐委员会 （ ｌ'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ｂｏｎｎ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ｌｕｔｔｅ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ａ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等负责特定事务和民主制度的

运行。①

中东剧变之后，突尼斯试图重构国家制度，全面变革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出

法治、民主的倾向，也表现出追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通过宪政改

革，突尼斯初步形成了人民主权、竞争性选举、三权分立、民主决策的国家治理体

系。 在国家制度层面，突尼斯的改革者一方面通过限制总统权力与旧制度诀别，
另一方面围绕议会的代议制制度设计实现人民主权，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民众的

变革要求。

三、 突尼斯在地方层面的改革

地方层面的改革是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的最大亮点。 对于中东剧变后的突

尼斯而言，地方分权改革与国家制度方面的三权分立改革同等重要。 经过广泛

的讨论和辩论，突尼斯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进行地方分权改革。 这被誉为突尼斯独立

以来最大的一次地方改革。②

（一） 指导思想： 实现地区平衡和基层政治参与

地方分权或权力下放是中东国家政治改革的主要领域。 ２０１１ 年之后，这一

改革计划在包括突尼斯、约旦、摩洛哥等多国广泛推行。 推行改革的原因之一在

于赶时髦。 西方学者认为，地方分权与善治、发展和“民主”密切相关。③ 因而，由
西方国家开始的权力下放，被认为是一种潮流，被移植到了发展中国家。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大力支持中东国家的地方分权改革。 从改

革的现实考虑，则是调动地方精英的积极性，增加政治参与，减少腐败，推动“民
主化”，因地制宜，开发地方资源，缩小地区差距等。

对于经历政治变革之后的突尼斯而言，推动权力下放或地方分权改革还在

·０２１·

①
②

③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Ｄａｆｆｌ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ｙ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

Ｄé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Ｅｔａｔ Ｄｅｓ Ｌｉｅｕｘ, Ｂｉｌａｎ ｅｔ Ｅｎｊｅｕｘ，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Ｄéｖｅｌｏｐ⁃
ｐｅｍｅｎｔ （ＡＦＤ）， ２０１８， ｐ． ９．

Ｍａｒｗａ Ｓｈａｌａｂ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ｇａｉ Ｗｅｉｓｓ， “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ＧＬ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０， 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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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完善其国家治理改革计划。 突尼斯 ２０１４ 年宪法第七章关于地方政治的条款中

明确提出了地方分权的内容，可见这一计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２０１４ 年宪法

第 １４ 条规定：在保持国家统一的框架内，国家加强并全面推进权力下放。 促进

地方分权改革的主要理念是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实现自我管理和完善地方税

收。① 变革之前的突尼斯被广为诟病的是政治参与不足，妇女、年轻人或农村人

口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没有机会参与决策和意见汇集。 与此同时，涉及到地方开

发和发展的计划都是由中央政府制订，然后由地方政府执行。 这不可避免地造

成了地区差异和政策失效问题。 不仅沿海和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一些在

办公室里炮制出来的政策很难真正起到改善地区发展的作用。 此外，民众参与

政治渠道有限导致其缴纳地方税收的积极性不高，反过来也影响政府调配资源，
发展经济和维持日常运作的效率，长期看也不利于地方发展。 因此，从国家治理

体系改革来看，进一步推动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改革有其合理依据，不能因为是

西方国家倡导而予以全盘否定。
（二） 市镇划分： 延续与变革

市镇划分是进行地方分权改革的重要内容。 只有明确划分地方政府的管辖

范围，才能全面推行基于民众、公民社会团体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地方治理。
从具体的改革情况来看，这一改革既有延续也有变革。

１８５８ 年，突尼斯设立了第一个市，在阿拉伯世界首开纪录。 法国殖民统治期

间建立了更多的市，１８８４ 年增加至 ７ 个，１９５６ 年时达到 ６９ 个。 市镇的设立不仅

代表地方治理的建立和完善，实际上也是中央对地方加强控制的表现。②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地方区划基本上按省—市—区三级管理体制，全国分为 ２４ 各省

（Ｇｏｕｖｅｒｎｏｒａｔｓ）、２６４ 个市（Ｃｏｍｍｕｎｅｓ）和 ２，０７３ 个区（Ｓｅｃｔｅｕｒｓ）。③ 由于市长都

是中央任命的，所以民众将愤怒发泄到了地方官员身上。 突尼斯中央政府垮台

之后开始了地方分权改革。 和本·阿里政权联系紧密的地方官被革新派所取

代，地方政府也实施了诸如扩大政治参与，公布政府信息，改善民生问题等改革

措施。 在地方，临时议事会取代了市议会和地区议会。 从改革的结果来看，地方

政府的划分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机制。 省一级的区划没有发生变化，从而最大

程度上保持了政治地理的延续性。 此外，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表现为中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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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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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
Ａｕｄｅ Ａｎｎａｂｅｌｌｅ Ｃａｎｅｓｓｅ， Ｌ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Ｄｅ Ｌ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 Ｌａ Ｇｏｕ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ｕｓ Ｌ'èｒｅ Ｂｅｎ Ａｌｉ， ｐ． ６７．
Ｓａｍｉ Ｙａｓｓｉｎｅ Ｔｕｒｋｉ ａｎｄ Ｅｒｉｃ Ｖｅｒｄｅｉｌ，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ｕ Ｐｒｉｎｔｅｍｐｓ） Ｏｕｖｒｅ Ｌｅ

Ｄéｂａｔ Ｓｕｒ Ｌａ Ｄé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ＨＡ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ｓ．ｈ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ｈａｌｓｈｓ⁃０１２２１３８１，上
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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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导的特征。 省长（瓦里）由内政部任命，区长由上级政府任命，这在市镇改革

中没有变化。 变化最多的是市长，市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不能兼任其他社会职

务，而市议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此次地方分权改革的主要抓手在于全面推行市镇

管理机制。 ２０１５ 年之前，市镇管理的仅有 ９．９２％的地区和 ２ ／ ３ 的人口。 ２０１５ 年

起突尼斯再次调整市镇划分。 ２０１５ 年新设 ２５ 个市，２０１６ 年 ６１ 个，１９１ 个市镇范

围扩大。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突尼斯政府发布命令，公布了全国市镇划分。 突尼

斯由 ２６４ 个市变为 ３５０ 个市。① 突尼斯 ３５０ 万农村人口全部被纳入了市一级管

理之下，改变了长期以来只有城镇设市的传统。
另外，突尼斯地方分权改革向均等化发展努力。 经过改革，突尼斯市镇划分

在土地面积和居民人口方面基本实现了平均分配。 突尼斯地方事务部（ＭＰＬ）发
布的改革意见中明确说明此次市镇划分的依据一是地方行政机构划分更加合

理，使市镇的人口规模进入 ２ 万至 ５ 万的区间。 ２０１４ 年，有 ５７ 个市镇处于这一

区间，调整后有 １５１ 个市镇位于这一区间；二是平衡地区差异，平均分配地方资

源，使市镇发展指数大致相当。②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７ 日，突尼斯议会发布的《地方权力法》（Ｃｏｄｅ ｄ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
Ｌｏｃａｌｅｓ）进一步推动了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 《地方权力法》确定了地方分权的

步骤，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１５％，２０２４ 年达到 ３５％，２０２７ 年达到 ５０％。③ 这意味

着地方政府能够及时、准确地回应民众的关切，优先解决教育、医疗、交通、环境

保护和土地开发等问题。
（三） 市议会选举： 外热内冷的一次地方改革实践

地方议会选举在突尼斯地方治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根据《地方权力

法》，市议会经过公开、透明、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改革之后，市议会成为地方

权力的来源，市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 市长和其他经过选举产生的地区议会协

助省长治理本省的具体事务。 而市以下区长由市议会任命。 因此，突尼斯发生

政治变革之后，举行新的选举是落实地方分权的关键一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６ 日，突尼斯市议会选举在几经推迟后，最终成功举行，选举在

形式上实现了基层民主。 数十个政党和成百上千的独立人士参加了这次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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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Ｉｎｔｉｓｓａｒ Ｋｈｅｒｉｇｉ，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ｄｐｍ． ｏｒｇ ／ ｇｒｅａ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ｈｏｐｅ⁃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ｔｉｍｅｓ ／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ｕｎｉｓｉａ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Ｉｂｉｄ．
“Ｌｏｉ Ｏｒｇａｎｉｑｕｅ ｎ° ２０１８－２９ Ｄｕ ９ Ｍａｉ ２０１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 Ｃｏｄｅ Ｄ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 Ｌｏｃａｌｅｓ，”

ＤＣＡＦ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Ｍａｉ 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ｕｃｌｇａ．ｏｒｇ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ｌｏｉ＿ｏｒｇａｎｉｑｕｅ＿ｎｏ＿２０１８⁃２９＿ｄｕ＿
９＿ｍａｉ＿２０１８＿１．ｐｄｆ，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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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 候选人共组成了 ８６０ 个独立人士名单和 １，２１４ 个政党名单。 根据选举法

规定，女性候选人、年轻人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机会。 女性候选人和男性候选人的

人数基本相等，年轻人比重在 ３０％以上。 这既保持了突尼斯一直以来在妇女赋

权方面的进步，而且也回应了人口结构年轻化的社会现实。 选举结果显示，复兴

运动党获得２８．６４％席位，呼声党获得 ２０．８５％，独立人士获得 ３２．２７％的席位。①

由于新选举法规定必须保证女性和年轻人的席位，选举结果支持了宪法规定：女
性获得了 ４７％的选票，３５ 岁以下年轻人获得了超过 １ ／ ３（３７％）的席位。② 这对基

层民主和政治参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此次选举虽然被外界普遍看好，其公正和民主程度无可置疑，但选举本身并

没有带来地方政治的根本变革。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突尼斯通过 ９０－４８ 号法，即地方组

织法，以选举方式产生市议会。 在本·阿里执政时期，突尼斯定期举行市议会选

举，地方权力机关阶段性调整，但由于执政党“民主宪政联盟”深入基层，８０％的

地方议会席位权力掌握在执政党手中，选举只是执政党行政人员更替的机制，其
他政党鲜有插足机会，因而其合法性受到质疑。 但是，２０１８ 年地方选举并没有取

得预期结果。 一方面，选民的积极性不高，投票率较之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选
民对现有政党缺乏信任，本·阿里时期的政府官员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选

举并重返政坛。 这表明表面热闹的地方议会选举未能改变政治转型缓慢的整体

态势。
新的地方政府成立之后面临重重困难，包括资金、人员、沟通机制等。③ 市议

会的工作包括修筑和保养道路、垃圾清理和环境保护、维护公园和体育馆等公共

设施、安装和维护公共照明设施、民政登记以及发展健康的水资源系统等。 市议

会最重要的功能则在于批准预算，但受制于税收汲取能力不足，地方政府预算非

常有限，严重依赖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由此导致地区差异仍然存在，甚至有进一

步拉大的趋势。 此外，突尼斯地方政治还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党派利益影响了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 因此，突尼斯地方议会选举仅仅实现了部分基层政

治参与的功能，对于更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难题无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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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ａｒｅｋ Ａｍａｒａ，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Ｇｅｔ Ｍｏｓｔ Ｖｏｔｅｓ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Ｍａｙ 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ｔｕｎｉｓｉ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Ｉ９２ＤＷ，上网

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Ｄé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ｅｒ 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Ｓａｎｓ Ａｆｆａｉｂｌｉｒ ｌ'Ｅ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Ｍｏｙｅｎ⁃Ｏｒｉｅｎｔ ｅｔ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ｕ Ｎｏｒｄ ｄ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Ｎ°１９８， Ｍａｒｓ ２６，
２０１９， ｐ． １９．

Ｉｎｔｉｓｓａｒ Ｋｈｅｒｉｇｉ，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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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的困境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基本上维持了政局稳定，法治逐渐健全，社会

活力得以展现，堪称中东国家政治转型的“范例”。 自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突尼斯宪

法制订取得了成功，新宪法落地实施。 政治选举定期举行，且以其公正、公平、公
开得到了外界普遍认可。 公民的政治参与显著增加，民众表达政治观点的渠道

更加顺畅，且不担心会遭到打击报复。 社会团体和政党活跃，以各种方式参与到

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 新闻媒体也获得了更多发表意见的空间，对政府形成一

定监督作用。 反观其他中东国家，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陷入了长期战乱，埃及重

新回归军人总统治理模式，政治转型范围和改革力度都比较有限。 但是，突尼斯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利比亚的衬托。 这种表现最多

也不过是一种“脆弱的民主”①。 十多年来，突尼斯国家治理的演进取得了部分成

功，仍然面临较为明显的困境。
２０１９ 年，这种“脆弱的民主”遭遇了重大挫折。 ２０１９ 年底，凯斯·赛义德总

统上台之后，突尼斯很快产生激烈的权力斗争。 总统、总理、议长三者之间屡次

爆发冲突，且相持不下。 赛义德总统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倾向，他的

口号是“人民要求” （Ｌｅ ｐｅｕｐｌｅ ｖｅｕｌｅｎｔ）。② 他与突尼斯精英阶层格格不入，对于

突尼斯政党政治的效率低下失望透顶。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赛义德总统依据宪法

第 ８０ 条宣布采取非常措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暂停宪法，中止议会活动，解散

政府，以总统令治国，突尼斯陷入严重政治危机。
（一） 半总统制运行不畅，总统和总理之间的权力斗争演变为政治内耗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突尼斯实际上就进入了半总统制，总统权力受到很大限制，
总理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 但在十余年的政治实践中，半总统制的制度设计并

没有体现出其优越性，反而成为各种动乱的根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突尼斯出现经

济滑坡，恐怖袭击接连发生，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时任总统马尔祖基基本未发

挥作用，两任总理哈马德·杰巴里 （Ｈａｍａｄｉ Ｊｅｂａｌｉ） 和阿里·拉哈耶德 （Ａｌｉ
Ｌａａｒａｙｅｄｈ）不能控制局势，最终由总工会、律师协会、雇主协会和人权联盟从中斡

旋，拯救了突尼斯的政治转型。 ２０１５ 年埃塞卜西总统上台之后，基本上主导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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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ａｍａｒａ Ｃｏｆｍａｎ Ｗｉｔｔｔｅ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ＳＵ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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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Ｋａïｓ Ｓａｉｅｄ， Ｌｅ Ｐｅｕｐｌｅ Ｖｅｕｔ， Ｅｔ Ａｐｒèｓ？，” Ｌａ Ｒｅｄ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Ｍｏｎｄａｆｒｉｑｕ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３，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ｄａｆｒｉｑｕｅ．ｃｏｍ ／ ５６２６９－２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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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政局。 哈比卜·埃西德（Ｈａｂｉｂ Ｅｓｓｉｄ）总理在压力之下被迫辞职，优素福·
沙赫德（Ｙｏｕｓｓｅｆ Ｃｈａｈｅｄ）总理和埃塞卜西短暂合作之后转向对立，最终以埃塞卜

西离世而告终。 ２０１９ 年大选之后，赛义德总统与埃利亚斯·法赫法 赫（Ｅｌｙｅｓ
Ｆａｋｈｆａｋｈ）总理以及之后的希沙姆·迈希希（Ｈｉｃｈｅｍ Ｍｅｃｈｉｃｈｉ）的矛盾再次凸显，
双方在内政外交、政治联盟各方面龃龉不断，直至 ２０２１ 年中。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赛义德总统宣布解除总理迈希希的职务，停止议会活动。 从中可以明确看出，突
尼斯的半总统制难以发挥作用，总统与总理争权夺利造成严重的政治内耗。 赛

义德总统停止议会和总理职权的时候，没有任何机构判定其行为是否合宪，突尼

斯国内政局也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赛义德的行动，另一派则反对赛义德的

做法，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政变。 突尼斯政治转型十余年，从这一时刻开始进入

新的阶段。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凯斯·赛义德发布 １１７ 号总统令，授予自己立法、
行政全权。 ９ 月 ２９ 日，赛义德总统任命前世界银行职员娜杰拉·布登·拉马丹

（Ｎａｊｌａ Ｂｏｕｄｅｎ Ｒｏｍｄｈａｎｅ）为总理，总理在总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赛义德此举

意味着总统与总理权力之争最终以总统胜出而告终，但也象征着突尼斯多年政

治改革回到原点。
（二） 共识政治代替宪政，国家治理制度化难以实现

共识政治（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是主要政治力量在合法政治框架之外的非正式

沟通机制。 共识政治在突尼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突尼斯特

色①。 １９７７ 年，突尼斯政府与社会团体签署了《社会契约》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ｃｔ）。 １９８８
年，本·阿里联合各主要政党和社会团体签署了《民族契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ｃｔ）。
２００５ 年，各主要反对派摈弃政见分歧，组成了“１０ 月 １８ 日集团”（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ｆ ｄｕ １８
Ｏｃｔｏｂｒｅ），为团结一致推翻本·阿里政权建立了统一战线。 类似的共识政治在不

同历史阶段发挥的作用虽然不尽一致，但都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突尼斯政治转型时期，共识政治延续了其重要国家治理机制组成部分的

地位。 突尼斯共识政治之所以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突尼斯政党政治发展滞

后，不能发挥推动国家治理改革的领导作用。 突尼斯宪法保障公民参与政治权

利，较少限制政党活动。 但是，由于政党政治不成熟，突尼斯存在以共识政治替

代宪政和政党政治，非正式机制替代正式机制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制度

化发展。 突尼斯政党政治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人员和经费紧张，从而影响了其

运行。 二是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围绕领导人和竞选而召集组织活动。 突尼斯

并没有发生外界所期待的世俗政党和复兴运动党之间的对决，反而由于双方的

两次联合组阁实现了一定的融合。 三是政党内部纪律松散，当选议员或政党领

·５２１·

① Ｈａｔｅｍ Ｓｅｂｅｉ ａｎｄ Ｃａｒｍｅｎ Ｆｕｌｃ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Ｐａｃｔ⁃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７， Ｉｓｓ． ６， ２０２２．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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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转换阵营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了政党的生存和发展。 根据突尼斯政党法，
只要获得 ３％的选票即可在议会获得席位，进而导致政党之间的分化组合屡屡上

演。 以 ２０１４ 年选举后的情况为例，复兴运动党和突尼斯呼声党最初分别拥有 ８６
和 ６９ 个席位，到 ２０１８ 年时，两党分别获得 ４３ 席和 ６８ 席。 突尼斯呼声党变成了

四个不同的政党。① 突尼斯政党政治发展不成熟，无法起到组织，动员和形成政

治纲领的功能，从而使得议会核心作用无从发挥，以议会统治为标志的宪政制度

成为摆设。 议会不仅难以形成有分量的议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出现议而

不决、议而不行的局面。 如前所述，对于突尼斯政治转型至关重要的宪法法庭始

终未能设立，意味着议会在关键决策方面作用有限。 ２０１３ 年，突尼斯出现制宪危

机，三大执政党束手无策。 突尼斯工会联合会（ＵＧＴＴ）、突尼斯工业贸易手工业

者联合会（ＵＴＩＣＡ）、突尼斯律师协会（ＯＮＡＴ）、突尼斯人权组织（ＬＴＤＨ）组成的

对话四方紧急出手，才拯救了陷入危机的制宪进程。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为了凝聚共

识，埃塞卜希总统撮合执政党突尼斯呼声党、复兴运动党与主要公民社会组织突

尼斯工会联合会、突尼斯工业贸易手工业者联合会签署了 《迦太基协议》
（Ｃａｒｔｈａｇｅ Ａｃｃｏｒｄ）建立联合政府，推动亟需的突尼斯社会经济改革。② 这一举动

实际上绕开了议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议会通过的《行政和解法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是在埃塞卜希总统强力推动下实施的，再次证明立法机构在

实际运行过程中无法发挥预设作用。 突尼斯学者马利克·拉克哈勒（Ｍａｌｅｋ
Ｌａｋｈａｌ）将其总结为“捐赠者—国家—专家—公民社会” （Ｄｏｎｏｒｓ⁃Ｓｔ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治理模式。③ 这意味着突尼斯的国家治理在精英层面完成了闭环，
并未纳入对社会强烈不满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群体，与突尼斯改革

目标相去甚远。
（三） 制度建构进展缓慢，政治转型陷入困境

如前所述，突尼斯进入政治转型阶段后，全面进行国家治理改革，各项立法

工作对于制度设计而言非常关键。 除了 ２０１４ 年宪法，落实到制度层面的改革成

就并不多。 ２０１１ 年以来，受制于立法机关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议会的低效率，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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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ｈａｒａｎ Ｇｒｅｗａｌ ａｎｄ Ｓｈａｄｉ Ｈ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ｉｄｅ⁃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ｎ⁃ｔｕｎｉｓｉａ⁃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Ｋｈａｌｉｄ Ａｌ Ｍｏｕａｈｉｄｉ， “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ａｒｔｈａｇｅ Ａｃｃｏｒｄ Ｐａｖｅｓ Ｗａｙ ｔｏ 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ｅｄａｆｒｉｃａ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ｄａｆｒｉｃ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９８９２⁃ｔｕｎｉｓｉａ⁃ｃａｒｔｈａｇｅ⁃ａｃｃｏｒｄ⁃ｐａｖｅｓ⁃ｗａｙ⁃
ｔｏ⁃ｕｎ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ｔｍｌ，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Ｍａｌｅｋ Ｌａｋｈａｌ， “Ｔｈｅ Ｇｈｏ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Ｋａｉｓ Ｓａｉｅｄ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ｒｅｆｏｒｍ．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ｇｈｏｓｔ⁃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ｆｒｏｍ⁃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ｋａｉｓ⁃ｓａｉｅｄ⁃ｃａｓｅ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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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缓慢，严重影响了政治转型。 在半总统制下，议会被设定为最重要的权

力机构。 但在现实政治中，议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议会的经费有限，议员

缺乏必要的办公场所和助手等辅助。① 而且议会的开会时间非常有限，经常出现

议员缺勤情况，从而使得议会无法完成大量的立法任务，难以承担起国家治理中

枢机构的作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突尼斯没有完成国家治理框架的建构，留下了

许多缺憾，比如未能设立宪法委员会，没有实现转型正义，没有完成安全部门改

革，未能推动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② 虽然作为政治制度变革保证的宪法法院的

重要地位无可置疑，但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围绕宪法法院法官人选的争执使得

其 １２ 名成员的任命工作未能完成，导致在总统和总理面临权力争夺等重大问题

时，无法仲裁或调解。 更为严重的是，赛义德总统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中止议会活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解散议会，从根本上颠覆了突尼斯 ２０１１ 年以来所坚持的国家治理改

革计划，使突尼斯陷入困境。 由于议会停摆，突尼斯实际上又回到了总统个人统

治的时代。
（四） 地方分权改革名不符实，地方治理面临混乱局面

一方面，市镇划分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 新设的市镇存在的理由并不充足，
被分割的市镇则在资源分配方面出现了严重冲突。 另外，在市镇划分的过程中

缺乏必要的实际调研，中央政府的武断作法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③ 另一方

面，市议会选举之后成立的新的领导班子在运行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 从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对于地方分权存在很多抵制和误读。 因此，地区发展与改革

部无法领导相关部门共同推动地方分权改革。 此外，市议会资金和人员都不充

足，难以承载民众的较高期望。 从资金方面来看，市议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仍

然来自政府拨款，没有实现财政自主。 除了征收市场税、商业税外，市议会缺乏

别的财源，而且这些税收的完纳程度也很低。 突尼斯政府拨付给地方的资金仅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６％。 这远远低于摩洛哥和土耳其的 １０％、２０％和欧洲国家

的 ３５％。④ 从人员方面来看，市一级机构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只能维持较低水

平的人员配备。 因此，地方分权改革在突尼斯尚未取得多大进展，除了在垃圾清

运、道路养护、公共照明等方面完成了其功能之外，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项目

推动方面几乎没有存在感。 地方的发展，尤其市重大项目的推动，仍然依靠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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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ａｒａｈ Ｙｅｒｋｅｓ ａｎｄ Ｚｅｉｎｅｂ Ｂｅｎ Ｙａｈｍｅｄ，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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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Ｉｎｔｉｓｓａｒ Ｋｈｅｒｉｇｉ，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é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ｅｒ 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Ｓａｎｓ Ａｆｆａｉｂｌｉｒ ｌ'Ｅｔａｔ，”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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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这导致在弥合地区差异、解决失业等方面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 地方

分权未能实现权力下放，反而使得责任分散，无助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

现。 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行事方式一如从前，长期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发生

根本性变化，却多出了几个没有实际作用的部门。 有学者从突尼斯特殊的国情

出发，集中论述了地方分权改革的成效和不足，认为突尼斯并未实现真正的地方

分权。①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经历选举之后拥有完全的政治合法性，但受到人力、
物力和政策框架的限制无法真正应对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

突尼斯社会治理日趋恶化，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矛盾不断积聚。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赛义德总统发动政变后，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权力。 他不仅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总统令治国，而且大力整顿，重构突尼斯国家治理体系。
赛义德总统的指导思想是重新建立强有力的总统集权制度和经选举产生的地方

治理体系。② 从赛义德总统的具体行动来看，他首先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巩固了

总统权力。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７ 日，赛义德总统在法官抗议之后，改组了最高司法委员

会，随后又宣布解散议会并定于 １２ 月重新举行大选。 ４ 月 ２１ 日，赛义德总统发

布命令，重组独立高级选举委员会（ ＩＳＩＥ），授权其组织宪法公投和全国大选事

宜。 ６ 月 ２ 日，赛义德总统一举解除了 ５７ 名法官职务，指控其阻碍改革的实施。
赛义德总统上述举动严重背离宪法，其集权行为虽然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但
对突尼斯宪政制度和宪政传统造成了致命打击。 突尼斯主要政党和公民社会组

织如复兴运动党、自由宪政党、律师协会组成了民族拯救阵线（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明确表示要抵制宪法公投和接下来的全国大选。 突尼斯总工会也对政府

迟迟不召开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的对话会议而提出批评。③ 其次，赛义德总统成功

推动宪法公投，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赛义德总统发布了政

治改革路线图，确定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举行宪法公投，采用新的宪法。 ７ 月 ２５
日，突尼斯如期举行宪法公投，但投票率仅为 ３０．５％。④ 新宪法从根本上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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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７ ／ ２５ ／ ｗｈｙ⁃ｉｓ⁃ｔｕｎｉｓｉａｓ⁃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ｒ，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ｖｅｒ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Ｆｏ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ｕｎｅ １０，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６ ／ １０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ｔｔｌｅ⁃ｏｖｅｒ⁃ｗｈｏ⁃ｆｏｌｄ⁃
ｆｉｒｓｔ，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ｏｔ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４， Ｊｕｌｙ ２６，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ｒａｎｃｅ２４． ｃｏｍ ／ ｅ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２０７２６⁃ｔｕｎｉｓｉａ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ａｉｌ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ｄ⁃
ｕｍ⁃ｓｅｔ⁃ｔｏ⁃ｂｏｏｓ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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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确立的宪法体制，重新建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议会权力大幅削

弱，司法机构受行政部门领导。 关于总统权力，宪法第 ８７ 条规定总统行使行政

权力，政府予以协助。 第 １０１ 条规定总统任命总理，并在总理建议下任命各部部

长。 第 １１２ 条规定总理对总统负责。 第 ９６ 条还规定，如果国家安全、独立面临威

胁，总统在与总理、议会协商后可以采取非常措施。 关于议会权力，宪法第 ６８ 条

规定总统有权提出议案，且在议会表决中处于优先地位。 关于司法权力，宪法第

１２０ 条规定，法官是根据相关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提名，由总统任命，禁止法官罢

工。① 最后，赛义德总统试图通过全国大选，将其一手策划的政治体制变革付诸

实践，获得政治合法性。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突尼斯举行了议会选举。 突尼斯选民的

积极性不高，投票率仅为 １１．３％，经过两轮选举产生了新议会。②

综上所述，突尼斯虽然进行了中央和地方层面的改革，但在实际运作中出现

各种弊端，最终导致国家治理体系的瓦解。 国家治理改革中制度供给不足让突

尼斯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陷入困境。 赛义德总统在 ２０２１ 年之后推动了国家治

理体系的重构。 从目前的各项进展来看，改革进程顺利推进，基本上实现了既定

目标。 但也不难发现平静的水面之下蕴藏着激烈对抗情绪，不断探底的投票率

就是民众无声抗议的直接宣示。 反对派虽然尚未实现联合，但各个层面的抵制

和反抗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低于预期的投票率对于改革的合法性打上了大大的

问号。 因为即使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之下，广泛的民众参与也是确保政治转型顺

利的必要条件。

五、 结语

２０１１ 年以来，突尼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改革，这是突尼斯人民及其代表反思

以往不足的表现。 改革的动力既有内部驱动，也有外部压力，但总体上以本土化

探索为主。 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试图摆脱旧政权的种种弊端，进入崭新阶段。
为此，突尼斯进行了大量尝试。 从这些尝试来看，喜忧参半，尤其对于一些历史

顽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解决发展难题、惩治腐败、弥合地区不平衡方面进展

缓慢。 突尼斯国家治理长期形成的总统集权、共识政治等传统非但没有消失，反

·９２１·

①

②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 ２０２２，” Ｔｅｋｉａｎｏ， Ａｏûｔ １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ｋｉａｎｏ．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９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２０２２⁃ｌｅ⁃ｔｅｘ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ｐｕｂｌｉｅ⁃ｐａｒ⁃ｌ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 ，上网

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ｉ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Ｓｔａｎｄｓ ａｔ １１．３％，” ＴＡ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ｐ． ｉｎｆｏ． ｔｎ ／ ｅｎ ／ Ｐｏｒｔａｉｌ⁃Ｅ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２ ／ １５９５９５６５⁃ｔｕｒｎｏｕｔ⁃ｉｎ⁃ｒｕｎｏｆｆ，
上网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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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
回顾突尼斯近十年发展历程，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既是各种矛盾产生的根源，

又是国家治理改革的主要动力，但突尼斯在化解难题方面十分艰难，未能达到预

期。 自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期间，突尼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０．２５％，其
中在 ２０１１（－１．７％）、２０２０（－９．２％）、２０２１（ －８．７％）出现了负增长。① 由于出口萎

缩，进口增加，经济赤字连年扩大，２０２１ 年外债负担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达到了

惊人的 ８５．８％。② 显然，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从善治的 １０
个基本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③）
来看，突尼斯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突尼斯政府的合法性多次遭到质疑，政府频

繁改组。 法治精神由于转型正义的不完全而大打折扣。 ２０１３ 年两位左翼议员遇

刺，２０１５ 年接连发生两起恐怖袭击，让突尼斯曾经引以为傲的安全也遭到严重质

疑。 即使是在透明性和责任性方面，突尼斯的表现也在 ２０１２ 年后逐年下降。 至

于政府回应民众要求，展现管理效率方面的表现也是不尽如人意。 突尼斯在国

家治理改革方面的种种乱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复苏。 突尼斯民众获得

了更多的政治权利，更加关注平等地位，更加重视尊严问题，更加珍视公民权利。
但是，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突尼斯人民在付出大

量的牺牲后，并没有收获更多的成果，反而是梦想破灭。 正如有学者所言，投票的

权力并没有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自由”宪法并没有带来正义，言论自由并没有杜

绝腐败的发生，“民主”并不是大家共同支持的美德，而是政治搅局者的工具。④

突尼斯的经历再次证明国家治理改革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从“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设计来看，半总统制有助于提升议会和总理权力，
限制总统权力，似乎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制度设计。 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改革

被用于分解中央权力，有助于激发地方活力。 但实际上突尼斯转型时期的种

种弊端显示，半总统制并不成功，因为这一制度与成功的“民主”转型之间不

存在必然联系。 此外，改革家仅看到理想的一面对于其弊端估计不足。 正如

福山所言，更大程度的地方分权和组织结构扁平化长期而言就是一个不可避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ｔ ８５． ８％ ｏｆ ＧＤＰ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１，” ＡＮＳＡ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８，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ｎｓａｍｅｄ． ｉｎｆｏ ／ ａｎｓａｍｅｄ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８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
８５．８⁃ｏｆ⁃ｇｄｐ⁃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２０２１＿ｄ４２００１５０⁃ｅ９９３⁃４ｄｄ６⁃８８ａｅ⁃５ｄｅｆｆｅ３５ｆ４ｃ６．ｈｔｍｌ，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９⁃６０ 页。
“Ｅｘｐｅｒｔ Ｑ ＆Ａ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ＯＭ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ｍｅｄ． ｏｒｇ ／ ｅｘｐｅｒｔ⁃ｑａ⁃ｔｕｎｉｓｉａｎ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
ｒ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ｇｎｉｔ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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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趋势。 权力下放最大的缺点是风险，权力下放必然意味着把风险下放到

了组织的下层。① 地方分权改革存在过高的风险和沟通成本，对于国家能力

的发挥起到负面作用。 突尼斯的国家治理改革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这种舶来

品并不符合其国情。
总结历史经验，继续推动国家治理改革，突尼斯还需要解决国家治理改

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思考国家治理改革的时机和方式。 正如联合国食

品与农业组织前副秘书长乔莫·夸梅·桑达拉姆（ Ｊｏｍｏ Ｋｗａｍｅ Ｓｕｎｄｒａｍ）和

阿尼斯·乔杜里（Ａｎｉｓ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所言，表面上看，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欠

发达状态开出的国家治理改革药方十分重要，但实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是在

取得社会经济发展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才开始进行国家治理改革的。 对非洲

而言，更现实的做法是优先发展经济，然后再探索国家治理改革。②突尼斯国

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可能是“小而强”，但实际结果却是“大而弱”。 突尼斯丢失

了“发展”和“稳定”的标签，落入“失败国家”的边缘。 对于突尼斯而言，更加

切实的发展方案，仍然是边发展边治理，而不是一味追求“自由主义民主”和地

方分权的虚名，忽视社会经济全面变革带来的社会关系调整。 国家治理改革与

社会经济发展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从长远而言，渐进推进国家治理改革仍然

是最为有效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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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８０ 页。
Ｊｏｍｏ Ｋｗａｍｅ Ｓｕｎｄａｒａｍ ａｎｄ Ａｎｉｓ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 Ｉｓ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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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ｄｉ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ｒａｎ⁃Ｉｎｄ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ｂｅ
ｓｔｕｃｋ ｉｎ 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ｎｏ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ｒａｎ； Ｉｎｄｉａ； Ｉｒａｎｉａｎ⁃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ＥＩ Ｌｉａｎｇ， Ｐｈ．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ｕ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１２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２０１１，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ｓｃｏｐ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１，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ｅｍｉ⁃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ｏ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ｔｏｏｋ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ｓｅｔ ｕｐ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ｈｅｌ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ｎｏ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ｄｕ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　 ｃｈａｏ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ｍ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２１，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ｆｅｌｌ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Ｋａｉｓ Ｓａｉｅｄ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ｃ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ｏｏｋ ａｎ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ｙ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ｂｌｉｎｄｌｙ ｃｏｐ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ｓ；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Ｊｉｎｇｑｉａｎｇ， Ｐｈ．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ｕｏ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３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ｒａｎ'ｓ Ｗａｔ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Ｋｈｕｚｅｓｔ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２１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ｇｒｉｍ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Ｉｒａ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ｃｒｏ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ｒａｎ'ｓ ｗａｔ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ｔｈｅ Ｐａｈｌａｖ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Ｓ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ａｎａｔｓ ｅｒａ ｔｏ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ｒｏｍ ｌｏ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１９７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ｈｌａｖ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ｈａｓ ｐｕｔ Ｉｒａｎ'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ｖｅ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Ｉｒａｎ'ｓ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ｂ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ｔｏ ｆａｃ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ｒ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ＡＯ Ｈｕａ， Ｐｈ．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ＸＩＥ Ｓｈｕｙｕ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ａｒｔ⁃ｔｉ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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